
这 已 经 是 阿 贵 蹲 守 河 堤
的第三个通宵了。

接 到 县 防 汛 办 的 暴 雨 红
色 预 警 短 信 时 ，阿 贵 刚 端 起
酒 杯 。 雨 连 着 下 了 五 六 天 ，
不大不小，像块狗皮膏药，黏
黏 糊 糊 的 ，让 人 很 不 舒 服 。
每 天 晚 饭 后 ，阿 贵 都 要 去 青
水河堤上走走看看。发源于
土子山的清水河，一路走来，
汇 集 了 沿 途 沟 沟 壑 壑 的 溪
水，到阿贵所在的堰坝村时，
河 水 湍 急 ，波 涛 汹 涌 。 前 几
年 ，县 里 对 堰 坝 村 清 水 河 沿
岸进行了维修加固。看着堤
岸 被 整 修 一 新 ，阿 贵 便 想 着
堤外自己家的五亩沙滩地该
种 点 儿 啥 。 琢 磨 来 琢 磨 去 ，
阿 贵 迟 迟 下 不 了 决 心 。 后
来 ，还 是 听 了 在 农 大 读 书 的
儿 子 的 建 议 ，盖 塑 料 大 棚 种
草莓。阿贵争取到了产业发
展 扶 持 贷 款 项 目 的 支 持 ，贷
款 盖 起 了 大 棚 ，儿 子 也 寄 来
了 新 品 种 草 莓 种 子 。 眼 下 ，
首 季 草 莓 藤 蔓 翠 绿 ，生 机 满
棚 ，一 些 藤 蔓 上 已 开 出 微 白
的花朵。他把开花的照片发
给 儿 子 ，儿 子 高 兴 地 说 ：“如
果这批草莓能提前一个月上
市 ，每 斤 至 少 可 以 卖 到 20
元 。”“ 乖 乖 ，就 算 每 亩 只 产
4000 斤 ，这 五 亩 地 的 收 入 就
不是一笔小数目。”看着棚里
长 势 喜 人 的 草 莓 ，阿 贵 仿 佛
已经看到了花花绿绿的钞票
雪片般飞来。

“钱在黄柏树，不苦不得
来。”阿贵记得爹娘经常挂在
嘴上的这句话。自从盖上了
大 棚 ，阿 贵 吃 过 早 饭 ，就 一

头 扎 进 棚 里 ，连 午 饭 都 是 老
婆 送 进 棚 里 的 。 扯 草 、捉
虫 、施 肥 、打 药 ，年 过 半百的
阿 贵 守 着 大 棚 ，也 守 着 他 的
一个梦。

这 天 下 午 ，看 着 雨 变 小
了 ，阿 贵 老 婆 特 意 做 了 他 最
喜 欢 吃 的 几 样 菜 ，青 椒 炒 腊
肉、凉 拌 茄 子、油 炸 花 生 米 ，
给他倒了一杯自己泡的枸杞
酒。腥红的液体在透明的玻
璃 杯 中 发 出 琥 珀 般 迷 人 的
光 。 几 天 没 有 睡 过 囫 囵 觉 ，

阿 贵 心 想 ，今 晚 喝 上 一 杯 ，
可 以 好 好 睡 一 觉 。 听 到 手
机 微 信 群 里 急 促 地 响 了 很
多 遍 的 提 示 音 ，阿 贵 一 看 ，
心 里“咯 噔 ”一 下 ，连 忙 放 下
酒 杯 ，胡 乱 往 嘴 里 塞 了 几 口
米饭，披起簑衣，拿起手电筒
就出了门。

走在河堤上，一阵莫名的
紧张忽然向阿贵袭来。阿贵
知 道 ，距 离 他 家 沙 滩 地 三 公
里 外 的 下 游 ，正 在 修 建 一 条
穿河而过的高速公路。河床
上 打 起 了 围 堰 ，水 泥 浇 铸 的

桥 墩 刚 刚 露 出 河 床 一 米 多 。
县 防 汛 办 的 通 告 说 ，即 将 到
来的这场暴雨极有可能是百
年 一 遇 的 。 阿 贵 明 白 ，如 果
真 是 百 年 一 遇 ，就 算 爹 娘 还
在 世 ，那 他 们 也 不 可 能 遭 遇
这样的暴雨。这百年一遇的
暴 雨 下 起 来 是 啥 样 子 ，望 着
天 空 不 断 积 聚 的 乌 云 ，阿 贵
开 始 琢 磨 。 可 想 来 想 去 ，阿
贵 也 没 弄 明 白 ，如 果 真 的 下
开了，这清水河里的水，究竟
会涨到啥程度呢。

“噔噔噔”，阿贵感觉到河
堤 上 急 匆 匆 的 脚 步 由 远 而
近 。 顺 着 手 电 筒 的 光 ，阿 贵
看到村支部书记郑成正带着
几个人向自己这边走来。

“阿贵叔，今晚的雨来势
凶 猛 ，你 可 要 特 别 注 意 了
哦。”郑成和阿贵打 过 招 呼 ，
脚 未 停 ，人 未 站 ，闪 身 就 向
下 游 赶 去 。 阿 贵 清 楚 ，住 在
山 脚 的 几 户 人 家 ，三 天 前 就
搬 到 了 村 小 。 村 干 部 这 会
儿 要 去 的 地 点 ，一 定 是 高 速
公路建设现场。那里地势低

洼，河水一旦暴涨，后果不堪
设想。

看 着 他 们 逐 渐 远 去 的 背
影 ，阿 贵 的 心 突 然 颤 抖 了 一
下 ，一 个 念 头 猛 地 窜 进 他 的
脑海。在清水河边生活了半
辈 子 ，阿 贵 熟 悉 堰 坝 村 的 地
形 地 貌 ，他 家 沙 滩 地 南 侧 有
条夹在两山之 间 的 深 沟 ，直
通 山 外 尖 沙 嘴 ，与 清 水 河
连 接 。 如 果 …… 阿 贵 不 敢
往 下 想 了 ，只 觉 得 双 腿 好 像
灌了铅。

阿贵走进大棚，手电筒明
亮 的 光 束 在 大 棚 里 轻 轻 扫
过。“这是雪宝，那是建德红，
后 面 的 是 紫 金 香 雪 ，紧 挨 着
的是金刚 2 号……”自言自语
中 ，一 颗 颗 硕 大 的 草 莓 争 先
恐 后 地 来 到 阿 贵 眼 前 ：雪 宝
周身雪白，建德红鲜红艳丽，
紫金香雪乳白稚嫩……

“哗啦啦”，大棚上响起了
密 集 的 雨 声 。 紧 接 着 ，便 如
瓢 泼 一 般 。 霎 时 间 ，豆 大 的
泪珠从阿贵脸上滑落。“对不
起 了 孩 子 们 ，请 你 们 一 定 要
原谅我……”大棚里，阿贵面
向青翠欲滴的藤蔓深深地鞠
了 一 躬 。 然 后 掏 出 手 机 ，拨
出一串熟悉的号码。

第 二 天 ，雨 停 了 。 人 们
发 现 ，阿 贵 家 的 沙 滩 地 空 余
一 滩 泥 沙 ，地 上 的 大 棚 早 已
不 知 去 向 。“ 那 不 是 阿 贵
吗 ？”顺 着 说 话 者 手 指 的 方
向 ，人 们 看 到 ，阿 贵 站 在 沙
滩 地 边 ，双 手 捧 着 一 株 草 莓
秧苗。

那秧苗糊满泥土，仍然透
着青翠的绿。

已是深秋，落叶纷飞。桃园
里很多桃树的叶子都落了，整个
桃园已经有了 枯 黄 的 色 调 ，显
出 几 分 萧 瑟 。 最 晚 成 熟 的 桃
子 ，大 概 在 二 十 多 天 以 前 就全
部落树了。

父亲在桃园里收拾着残枝枯
叶，我跟在他的身后帮忙。他告
诉我，桃园要歇了。他的语气仿
佛是在说劳作了一个周期的人，
终于到了休息的时节。盛夏和
初秋是桃园的鼎盛时期，如今桃
园将要谢幕。风吹叶落，簌簌有
声。我发现，我面前的一棵桃树
上 还 有 不 少 绿 叶 。
相比其他桃树，这棵
树 大 概 对 季 节 的 转
换比较迟钝，又或者
是它依旧保持着足够
的体力，有能量与季
节抗衡，相当于人类
中那些体魄非常强健
的人。我仰头望着这
棵桃树，欣赏它在季
节 深 处 的 非 凡 风
姿。忽然，我发现高
高 的 枝 头 上 有 一 只
桃子。它红艳艳的，
在绿叶丛中闪躲。

我 怕 自 己 看 错
了，大声喊父亲。父
亲 见 了 ，也 一 脸 惊
喜。他仰望着桃子，
笑呵呵地说：“这会
儿能吃上桃子，还真
是有口福啊！”在父亲的示意下，
我攀上桃树，小心翼翼地摘下这
最后一只鲜桃。它在我的手心
里，仿佛天上王母娘娘的蟠桃一
般大放异彩，仿佛桃园里都多了
神秘的气息。这只桃子一定是
被施了神奇的魔法，才能在萧索
季节里卓然而立在枝头。

最后一只鲜桃，像是沧海遗
珠，格外让人珍惜。它硕大、鲜
亮，甚至比桃园果实累累时期的
任何一只桃子都要大。它怎么
会留到了现在？这个问题像个
谜一样困惑着我。想当初，一家
人几乎每天都要摘桃子，大家七

手八脚把大个儿的桃子摘下来
拿去卖。除了我们摘的，还有一
些桃子是自己落地的。长熟了
自然落地，或者被一场狂风暴雨
摇落在地。每次风雨之后，桃园
里都会落很多桃子，在 地 面 上
铺 一 层 。 而 这 只 桃 子 却 一 次
次逃过了落地的命运 ，幸运地
保留到了这个时节 ，成为桃园
里唯一的幸存者。它的同伴，早
早就结束了在树上生长的命运，
结束了一只桃子的生命旅程 。
而它就像一位长寿的老人，在沧
桑岁月中，躲过了厄运，熬过了

风雨，承受住了各种
各样的考验，最终笑
傲桃园。

这 最 后 一 只 鲜
桃，已经不再像风华
正 茂 时 那 样 硬 实 。
它微微发软，是熟透
的 样 子 。 我 有 点 舍
不得吃，放到鼻尖闻
了闻，味道清甜。父
亲说：“吃吧，这样的
桃子最好吃了！”我
轻 轻 剥 开 桃 子 的 外
皮，让父亲先尝尝，
他咬了一口说：“真
甜啊，这简直是我吃
过最甜的桃子。”我
咬了一口，甜如蜜的
果 肉 立 刻 滑 入 口
中 。 这 口 感 ，无 可
比 拟 。 我 和 父 亲 你

一口，我一口，把最后一只鲜桃
吃掉了。我舔舔手指缝里的桃
汁，无限幸福。父亲告诉我，桃
园里每年都有这样的桃子。错
过季节来吃，味道绝美。

我想，人也是一样的。有的
人二十岁娶妻生子，有的人三十
岁追寻自我；有的人为了房车拼
搏一生，有的人骑着单车走南闯
北。早落未必领先，晚收未必落
后，一地有一地的风景，一时有
一时的收获，不必焦虑，只管大
胆地走自己的路，也许不经意间
就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时光酝酿
的“鲜桃”。

□
王
国
梁

穿着红纱裙，站在一望无际
黄灿灿的油菜花中拍照，是我一
直 以 来 的 浪 漫 心 愿 。 周 末 ，在
爱 人 与 孩 子 的 陪 伴 下 ，我 们 一
起 踏 上 了 去 扁 都 口 与 卓 尔 山 的
快 乐 旅 途 。 油 菜 花 盛 开 的日子
只有那么十几天，很遗憾，我没
有看到梦想中的景象，但也不虚
此行。

越野车奔驰在蜿蜒曲折的盘
山路上，让人胆战心惊。险路临
深渊，深溪依峡谷，大自然的险
峻 峭 拔 总 是 令 人 肃 然 起 敬 。 山
坡上不时出现成群的牛羊，大地
就像绿色的地毯，黑的或白的牛
羊 就 是 地 毯 上 永 不 褪 色 的 花
纹 。 清 澈 的 溪 水 唱 着 潺 潺 的 歌
曲 流 向 更 远 的 远 方 。 白 云 贴 着
山顶飘荡，像成群的羊儿在山顶
奔 跑 ，似 乎 触 手 可 及 ，恍 若 仙
境。有时山峦似任性的孩子，把
飘带一样的云扎在头上、扯在腰
间，似乎要舞出一段热闹的安塞
腰鼓。刚才还是朗日晴天，只见
一片浓云飘过山顶，几声闷雷之
后，下起了雨。雨滴敲打在车玻
璃上，让人不敢相信短短几分钟
之前还是天高云淡、风和日丽，
一阵凉风灌进领口，我一激灵，
昏沉的睡意跑得无影无踪，现在
我 终 于 明 白 餐 馆 里 的 小 姑 娘 为
什么在盛夏还穿着毛衣。

一盘热气腾腾的炒拨拉端上
桌，还未等店主放稳，我们的筷
子 已 迫 不 及 待 了 ！ 人 在 饥 肠 辘
辘时觉得什么都是香的，更何况
还 是 这 样 一 盘 色 香 味 俱 全 的 特
色 小 吃 呢 ！ 盘 中 鲜 红 翠 绿 的 辣
椒十分惹眼，羊肚、羊心、羊肝、
羊肠等在洋葱、大蒜及其他佐料
的爆炒下，透出阵 阵 香 气 ，氤 氲
的 香 气 更 是 撩 拨 着 你 ，让 人 无
暇 他 顾 ，只 想 一 饱 口 福 ……
2015 年夏天，在山丹的夜市上，
我 也 曾 吃 过 这 样 的 炒 拨 拉 ，那
味 道 已 随 时 间 的 流 逝 而 邈 远 ，
只 记 得 在 黑 沉 的 夜 空 下 灯 火
通 明 ，喧 闹 的 夜 市 中 ，灼 热 的
火 苗 从 两 人 环 抱 的 平 底 锅 下
飞 窜 而 出 ，当 油 香 飘 散 ，食 材
依 次 落 入 锅 底 的 瞬 间 ，火 苗 蹿
出 五 六 米高，在黑夜的映衬下，
似有火把节的热闹气氛，几口香
辣的炒拨拉下肚，肺腑都透着热
烈与欢欣，再来一杯冰镇酸奶，那
痛快至今记忆犹新。

当然，最特别的风景还是在路
上。寂静深山，夜色纯粹，只有盘
山 路 上 一 两 点 车 灯 的 光 亮 。 在
城市的喧闹中生活久了，人也变
得 有 些 胆 小 。 在 漆 黑 夜 色 中 行
驶，盘山路险而又险，更是让人
胆战心惊，恐惧如影随形。站在
最热闹的街头，成为孤岛，是我
们在城市中的落寞；行走在沉寂
深山，成为自己，是我们在自然
中 的 沉 淀 。 深 山 中 高 耸 入 云 的
古 木 ，隐 天 蔽 日 ，阴 翳 非 常 ，让
人 仿 佛 瞬 间 回 到 了 远 古 。 盛 夏
时 节 ，在 这 里 ，没 有 灼 热 的 阳
光 ，问 候 你 的 是 不 期 而 遇 的 雨
水，迎着车灯，细雨浸润这一片
天地，安静的夜雨弥散在心间，
感受这番自然与恬静。

山 坳 里 有 一 顶 简 陋 的 绿 帐
篷，门口昏黄的灯光给了夜行的
我一点勇气与安慰。夜色浓稠，
夜雨淋漓，盘山路一边是峭壁，
一边是急流，我们的小车孤独而
胆 怯 地 爬 行 在 陌 生 的 黑 夜 中 。
突 起 的 山 壁 像 一 只 巨 兽 ，随 时
会 张 牙 舞 爪 地 伸 手 将 小 盒 一 样
的 小 车 拎 起 来 扔 进 深 渊 ，峭 壁
上 的 树 木 像 一 个 个 捉 弄 人 的 山
精 ，默 不 作 声 地 看 着 仓 皇 逃窜
的我们，经过幽暗深邃的山谷，
我们终于看到了高速公路，那路
上疾驰的点点亮光，吸引着我们
前进，于是众人心定、神定，慢慢
驶向张掖。

原来，我们早已习惯了城市。
每当车子驶过波涛滚滚的讨

赖河上的观礼大桥，朝着祁连雪
山前进时，我都有一种逃离城市
的快感，从心底生出愉悦。连霍
高速延伸向未知的远方，而我短
暂地逃离，只能在麦田与林间寻
求放逐，桥的一端有一条隐形的
锁链紧紧牵绊着我，无论我逃到
哪里，曾怎样开心与畅意，都会
在某个时刻束手就擒，灰溜溜地
回来，淹没在城市的洪流中，深
陷繁忙的生活里……

曾经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地
方此刻却成了最想回去的安慰，
我 真 正 拥 有 的 只 是 嘉 峪 关 某 个
屋子的一盏灯光，而这灯光足以
慰 藉 我 路 途 上 的 惊 慌 与 生 活 中
的 迷 惘 。 但 愿 我 们 都 能 像 鱼 一
样，既有深潜的定力，也有跃出
水面一览山河的魄力，更有执着
梦想的初心。

□张红丽

旅途与归路旅途与归路

乡 下 人 家 ，大 多 有 庭 院 。
立春过后，院墙角随处点上几
颗扁豆，不用施肥浇水，既可以
美化庭院，又能够采食以佐餐
饭，可谓一举两得。

伴随着和煦的春风和雨水
的滋养，扁豆顶着两片硕大的
豆瓣，撑破地面拱出来了，昂着
头寻觅着附着物，不经意间，扁
豆抽叶吐须，一天一个样，分蘖
出多个支藤，呈井喷式向四周
蔓延，仅仅几株扁豆藤就爬满
了一堵墙，都是院子里的美好
景致，“枝枝盘作盖，叶叶暗遮
旁”。在这一片生机盎然中，整
整一个夏天，扁豆牵藤绕蔓，攀
墙爬架，或扶摇直上，或恣意前
行，竭尽所能地扩张地盘，只长
叶不开花。

秋 风 为 号 ，扁 豆 藤 在 蟋 蟀
的鸣叫声中突然苏醒了，一簇
簇 娇 美 的 扁 豆 花 在 秋 风 里 绽
放 。 乡 间 所 见 ，多 为 紫 、白 两
色，扁豆藤蔓缠缠绕绕，绿叶层
层叠叠，在秋阳沐浴下，扁豆花

星星似的藏在绿丛中，娇俏的，
卷曲的，如蝴蝶展翅欲飞。白
如雪，紫如霞，一簇簇在款款秋
风中摇曳生姿，楚楚动人。又
嫩又鲜的月牙般的小豆荚，或
青或紫，一嘟噜一嘟噜隐身于
枝叶与花朵之间。扁豆花按照
季节的节奏绽放，用不张扬的
态度，无声地演绎着生命最质
朴的真理。从入秋第一朵花开
到霜降，花期不断，结着大小不
一的扁豆。黄瓜、丝瓜等藤叶
憔悴时，众多蔬菜藤已经枯萎，
扁豆花却开得如火如荼，扁豆
也 越 结 越 多 。 顶 着 惬 意 的 秋
风，缀着晶莹的晨露，明媚如秋
的诗行，婉约如秋的韵律，成了
秋天独特的景致。

扁 豆 ，自 古 就 是 一 种 简 单
朴实的好蔬菜。始见于南北朝
梁人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写
为“藊豆”。郑板桥在“一庭春
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的
对联中，把农家风情表现得淋
漓尽致。扁豆花，串串宝塔似

的花穗，簇簇鲜灵，淡雅洁净。
花开花落，花褪去，一枚枚“小
弯月”从花蕊中探出脑袋，有的
深弯如钩，有的微曲如眉，真是
千姿百态，曼妙悦目。随着嫩
小的豆荚由小变大，由瘪皮变
饱满，扁豆荚变得浑圆。来到
扁豆藤下采摘，只拽几下，菜篮
便装满了。撕去扁豆荚上一圈
蒂丝，洗净控干，就可以着手烧
扁豆了。炒扁豆是母亲的拿手
菜，刀工无人能及。把扁豆切
成细丝，佐以姜丝和少量酱油，
先大火爆炒，后慢火收汁。炒
扁豆必须炒熟炒烂，才会香糯
软，入口带有一丝甜味和一丝
苦涩，但口感好极了。扁豆最
是亲和，可与各种食材搭配做
成美味佳肴，无论是炒、烧、焖、
煮都柔滑爽口。扁豆可以归入
秋季佳蔬美食的行列，古人说

“其荚蒸食甚美”“嫩时可充蔬
食茶料，老则收子煮食”。扁豆
炖肉，荤素绝配，浓淡相宜，油
而不腻，简直是人间佳肴。

扁 豆 渐 老 ，可 以 晒 干 储
存。摘掉老筋，洗净后入锅里
煮透，摊放晾晒，干后储存，留
作天寒时炖肉。将上好的五花
肉切成大块，扁豆皮吸收了五
花肉的油香，五花肉浸入了扁
豆皮的清爽，相得益彰，吃起来
唇齿生香，回味无穷。难怪清
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
写 道 ：“ 现 采 扁 豆 ，用 肉 、汤 炒
之，去肉存豆。单炒者油重为
佳。以肥软为贵。”随着柴烟升
起，扁豆的香气阵阵袭来。人
间烟火的味道，就在这院中的
扁豆炖肉中浓郁起来。

扁 豆 属 于 民 间 ，在 农 家 小
院里落脚，也在古诗 词 里 洒 满
了乡情。满架秋风扁豆花，一
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文人风
雅 ，不 仅 装 点 了 庭 院 的 风 景 ，
更 在 我 的 肠 胃 里 种 下 了 思 乡
的 味 道 。 扁 豆 花 开 ，秋 日 向
暖 ，平 凡 的 蔬 菜 ，不 知 丰 润 了
多 少 人间烟火，温暖了多少平
凡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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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棵小树幼苗是阳阳从山
坡上挖回来的。那时，他还是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阳阳刚出 生 时 ，就 被 医 生
诊 断 为 不 明 原 因 的 脑 发 育 不
良 ，他 的 学 习 能 力 比 别 的 小
孩 慢 半 拍 ，所 以 学 习 成 绩 不
佳 。 但 阳 阳 喜 欢 大 自 然 ，一
棵 树 ，一 朵 花 ，一 只 鸟 ，都 能
让 他 认 真 地 观 察 几 个 小 时 。
因 为 疾 病 的 原 因 ，小 朋 友 们
不 喜 欢 和 他 玩 儿 ，他 就 独 自
跑 到 山 坡 上 ，用 细 草 钓 出 虫
洞 里 的 小 虫 喂 蚂 蚁 ，也 能 快
快 乐 乐 地 玩 上 一整天。那棵
小树幼苗就是阳阳春天去山坡
上玩儿时挖回来的。

妈妈问他：“ 你 知 道 这 是
什 么 树 吗 ？ 你 想 把 树 苗 栽 在
哪里？”

阳阳说：“这应该是一棵苹
果树，它长在山坡上太孤独了，
我想把它栽进咱家的果园里，
和其他苹果树、李子树、樱桃树
栽在一起，它就有伴儿了！”

阳阳说到“孤独”时，妈妈
的心猛地疼痛了一下，随即点
头同意了。

在妈妈的帮助下，阳阳挖
坑、浇水、培土，小树苗就在果
园里安家落户了。因为是自己
栽的树，阳阳对这棵不明品种
的树苗格外偏爱，时不时地松
土、施肥、捉虫，从未落下，小树
苗也不负所望，很快就舒筋展
叶成长起来。

这棵树开出花朵是在三年
后的春天，那时，阳阳已经是初
中 三 年 级 的 学 生 了 。 那 天 清
晨，仿佛一夜之间，树上的花苞
都绽开了，阳阳高兴地叫起来：

“开花了！我的小树开花了！”

妈妈也匆匆来到果园欣赏。那
一树的花儿真是美啊！层层叠
叠的雪花一样温润洁白的花朵
蔓延成一个花的世界，阳光仿
佛天空射下的无数金箭，空气
中流淌着蜜香，蜂飞蝶舞，盈盈
春意闹在枝头，喜在心头。

可妈妈还是发现了不对：
“这花恐怕不是苹果花，花柄太
长了，倒像是山丁子花。”

阳阳问：“苹果和山丁子有
啥不一样吗？”

妈妈说：“当然不一样了，
一棵苹果树结的果子能卖几百
块呢，山丁子果没人要，所以
山 丁 子 树 就 经 常 被 砍 掉 当 柴
烧了。”看到阳阳担心失落的
样子，妈妈又说：“这花多漂亮
啊，不管是苹果树，还是山丁子
树，咱都留着！”阳阳一听，转悲
为喜。

果然被妈妈猜中了。花落
了，结了满树的山丁子果。转
眼就是秋天了，小红果像红灯
笼一样挂满了枝头，分外好看。

那一年，阳阳参加中考，没
考上重点高中，去了一所普通
高中。

又过了三年，正是阳阳参
加高考那年。山丁子树已长成
一棵枝叶参差的大树了 ，比园
子 里 其 他 的 树 都 高 大 ，占 据
了 很 大 一 块 空 间 。 那 一 年 ，
阳 阳 高 考 落 榜 。 落 榜 后 的 阳
阳 喜 欢 来 果 园 里 闲 坐 ，对 着
高 大 的 山 丁 子 树 发 呆 。 阳 阳
不相信，这么好的一棵树，这
么好的红艳艳的山丁子果怎么
会没有用呢？

谁也没想到，有一天阳阳
的疑惑得到了解答。就在这一
年秋天，村里来了一位头发花

白、戴眼镜的老人，老人自我介
绍说是省农科院的专家，他一
直在寻找一种特殊品种的山丁
子树，这种树根系发达，生长迅
速，极为耐寒，是难得的嫁接优
质苹果树的树基，没想到找了
多年，终于在阳阳家的果园里
找到了。专家原意出高价买下
树上结的所有山丁子果，用于
种 植 嫁 接 苹 果 的 山 丁 子 树 幼
苗 。 那 些 山 丁 子 果 卖 了 几 千
块，差不多是十棵苹果树的收
获了，妈妈对这棵山丁子树刮
目相看。

阳阳也找到了自己喜欢做
的事情。那年春节，表哥忽然
来家里做客。表哥是专业的版
画家，说做客是托词，他是躲到
乡下来搞创作的 。 阳 阳 默 不
作 声 地 看 了 十 来 天 ，在 一 天
夜 里 ，他 自 己 偷 偷 地 刻 了 一
幅版画，表哥看了大吃一惊，
那 花 ，那 树 ，那 叶 都 栩 栩 如
生 ，他 没 想 到 阳 阳 会 有 这 么
高 的 版 画 创 作 天 赋 。 以 后 的
三个月里，表哥一边创作，一
边 教 阳 阳学习版画。表哥离
开村子时，阳阳的版画已经雕
刻得有板有眼了。

在表哥的帮助和推荐下，
阳阳的作品开始登上了各类报
刊杂志。紧接着，就有记者慕
名来访，也有人特意开车来家
里用不菲的价格买下了他的版
画作品。两年后，阳阳被省画
院高薪聘请为教版画创作的讲
师。同年，他的一幅版画作品
荣获国际大奖。

那是一幅枝叶繁茂的山丁
子树，树上红红的山丁子果点
缀在绿叶间，像绿色天幕上闪
烁着璀璨的红色星星。

□陈子涵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一
棵
山
丁
子
树

□
王
彦
双

小 小 说小 小 说

决 堤决 堤
□□刘乾能刘乾能

秋风凉秋风凉 扁豆香扁豆香 最
后
一
只
鲜
桃

最
后
一
只
鲜
桃


